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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戴维营协议》到《亚伯拉罕协议》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

王 建

1978年 9 月 17日，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1979年 3 月 26日，

埃及、以色列和美国签署《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1994年 7

月 25日，以色列和约旦签署《华盛顿宣言》，10 月 26日双方签署《约旦-以色

列和平条约》。2020年 9 月 15日，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在美国白宫签署关系

正常化协议。10 月 23 日，美国、苏丹、以色列发表联合声明，苏丹与以色列实

现关系正常化。从埃及到约旦，再到阿联酋、巴林和苏丹，相信还会有阿拉伯国

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发展趋势既反映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也

折射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

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目标与理念的演变

从 16世纪开始，阿拉伯人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到了 19世纪中叶，一

些阿拉伯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受到两股思潮的影响，一是奥斯曼帝国内的泛突厥

主义思潮，二是西方民族国家思想，提出了基于共同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风

俗习惯等因素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萌芽最早出现在叙利亚和埃

及，目标是争取阿拉伯人在奥斯曼帝国内自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向阿拉伯人许诺，打败奥斯曼帝国后，阿拉伯人

将在肥沃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于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加入到协约国一方，提出建立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目标。但是，就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的 1916年 5 月，英国人与法国人签署了《塞克斯-皮克协定》，瓜分

了西亚的阿拉伯人地区，实行委任统治。

两次大战期间，随着一些委任统治地相继独立，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已不

可能，阿拉伯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和思想内涵发生了变化。阿拉伯民族主义从追

求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转而强调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

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合作，1945 年 3 月阿拉伯国家联盟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新的高潮，反对殖民主义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

的核心理念。阿拉伯国家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殖民主义遗留问题，而以色列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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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以色列建国后，拒绝承认以色列，反对以色列的存在，成为

阿拉伯国家的共识，于是爆发了第一次阿以战争。从此，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

的阿以问题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外交领域的首要问题。

二、阿拉伯国家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战略变化

巴勒斯坦问题是影响中东政治稳定的根源性问题，以色列是阿拉伯世界共同

的敌人，一直到 20世纪 80年代之前，解决以巴勒斯坦问题核心的阿以问题是阿

拉伯国家外交的首要问题。但是，阿拉伯世界的现实是分裂的，几个有影响的阿

拉伯强国都试图“打出巴勒斯坦牌”
①
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从联合国通过巴

以分治决议及随后的第一次阿以战争开始，巴勒斯坦问题就成为了某些阿拉伯国

家手中的牌。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倡导的追求阿拉伯世界团结与统一的理念，阿拉

伯世界支持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在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和地

区地缘政治竞争中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一是某些阿拉伯国家利用之争取在阿拉伯

世界的话语权，进而成为中东地区事务主导者；二是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

1952 年革命后的埃及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纳赛尔成为阿拉伯世界

的领袖。但是，埃及的领导地位一直受到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挑战。在巴勒斯

坦问题上，几个阿拉伯大国都想获得主导权。阿拉伯国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战

略根据地区形势和本国需要而不断调整：其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目标从巴勒

斯坦难民回归逐步演变成建立巴勒斯坦政治实体、巴勒斯坦自治、巴勒斯坦建国；

其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转变成阿拉伯国家与

以色列的关系不再完全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第一阿以战争后，约旦占领了包括东耶路撒冷的旦河西岸地区，埃及占领了

加沙地带，但是，声称消灭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阿拉伯人国家的约旦和

埃及都没有在其占据的地区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国家，阿盟首脑会议只是把巴

勒斯坦问题看成是难民回归问题。当以阿拉法特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人试图以武装

斗争争取民族合法权利的时候，阿拉伯国家最初的反应是反对与限制，后是欲将

巴勒斯坦人武装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数个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人中都有自

己支持的武装派别，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约旦和埃及分别失去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此后，

要求巴勒斯坦自治、建立巴勒斯坦国家才提上了阿拉伯国家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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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阿以战争中的惨败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受到质疑，其影响

开始走下坡路。在阿盟喀土穆峰会上提出了对以色列的“三不原则”，即“不和

解、不谈判、不承认”，但面对现实，阿拉伯国家开始调整战略，埃及首先迈出

了第一步。

三、从《戴维营协议》到《亚伯拉罕协议》

经历四次阿以战争，阿拉伯国家未能消灭以色列，未能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

国家，以色列的国力越来越强，而战斗在对以色列斗争第一线的埃及的经济状况

却越来越糟糕。

1977年 11 月 9 日，是改变中东历史发展轨迹的一天，也是改变解决巴勒斯

坦问题进程的一天。萨达特突访耶路撒冷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埃及最终与

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并签署和平条约。埃及与以色列谈判，萨达特最初要

求将埃及和以色列两国的协议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捆绑在一起，为永久和平打

造一个坚实的框架。而贝京希望只谈西奈，尽可能不涉及巴勒斯坦问题。戴维营

谈判的结果是，以色列放弃了西奈半岛，但保留了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埃及收

回西奈半岛，萨达特成为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第一位阿拉伯国家首脑；巴勒斯坦

人只得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自治以及未来最终地位安排的画饼。萨达特“出卖了

巴勒斯坦人”
②
，突破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三不原则”。萨达特转变政策

的根本原因是其认识到，以阿拉伯世界团结为宗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未能维护埃

及的国家根本利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十月战争后，“从经济上看，埃及

国家只能维持生存，甚至这都不能维持了。埃及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经济的重大

突破。”
③
萨达特调整经济政策，实施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广泛的经济自由主义

政策吸收外国投资。但是，经济调整政策并未完全成功，尤其是通货膨胀严重，

这“促使萨达特寻求另一种国际突破”
④
。萨达特与以色列媾和遭到阿拉伯国家

的谴责，但埃及开始每年得到来自美国的数十亿美元经济和军事援助。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缘政治剧变。昔日的阿拉伯强国如埃及、利比亚、叙

利亚等国的国力大衰（伊拉克在美国的打击下已先行衰落了），阿拉伯世界的重

心转向沙特和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制国家。在现阶段，海湾国家面临的问题

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从外部看，海湾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位几无挑战

力量，其面临的挑战是来自阿拉伯世界之外，即伊朗和土耳其；其二，从内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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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国家依赖石油维持庞大的财政开支出现问题，他们看到了后石油时代必须以

经济多元化来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故而将经济多元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于是，

阿拉伯国家的首要国家利益变化了，伊朗成为其首要安全威胁，经济多元化是其

首要发展目标。

国家的首要利益变化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也就变化了。过去是通过高举

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在巴以问题上掌握话语权，提升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乃至整

个中东的地位，并且依靠丰富的石油收入来维持这种地位。但在低油价时代，这

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更多的是通过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这种

综合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因此，巴以问题已经不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

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不可逾越的障碍，巴以问题边缘化以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

系正常化是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以预期，在阿联酋、巴林、苏丹之后，会有阿拉伯国家跟进，目的只有一个，

为了国家利益。

四、为了国家的利益，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是历史发展趋势的结果

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其首要目的通常被理解为与以色列结盟

遏制伊朗的威胁，其实不尽然。从萨达特首先向以色列伸出橄榄枝，寻求外交突

破，到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我们看到一条主线一脉相承，即通过

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获得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以色列和阿联酋作为中东两个经济大国，在资金、市场、技术和能源等诸方

面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以色列的高科技有助于阿联酋推动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战

略，阿联酋可以使以色列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资金支持。在疫情期间，双方开

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应对公共卫生产业链危机。疫情使双方认识到加强合作应对

突发危机的重要性，加快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从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的交往上看，更多的是集中在经贸往来，如航班直飞、

商贸代表团访问、签署出口信贷合作协定等，而不是在针对伊朗的安全威胁上做

出某种安排。正如以色列商会联合会主席乌里尔·林恩说，亚伯拉罕协议为两国

开启了社会经济机遇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意味着长期影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

阿以矛盾与冲突开始让位于阿以合作，使中东和平进程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

巴以问题进一步被边缘化，不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不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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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

总之，国家利益决定了外交取向，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以国家构成的阿拉伯世

界走向式微是必然的。

（王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信息室主任，本文根据是作者在

2020 年 10 月 24 日中国中东学会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① 【英】伊恩·布莱克：《邻居与敌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1917-2017》，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0 页。
② 【以】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309 页。
③ 【美】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326 页。
④ 同上，第 327 页。


